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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亮黑的車子轟轟地發動，駛出停車場後，利落地轉入車水馬龍的柏

油馬路，穿梭於高聳得讓人壓迫的鋼筋水泥之間。也許是這城市擁堵不

堪的交通讓一輛輛黝亮如駿馬的汽車發了火，他們以發動機為口，發出

陣陣鏗鏘的低吼；以排氣孔為鼻，噴出束束濃黑的怒氣。在刺眼的紅燈

和彌漫的塵霧下，此起彼伏的喇叭聲讓整座城市顯得格外焦躁。

同樣焦躁不安的還有坐在那輛車子後座手捏請帖的男人。

他一張臉緊繃得如同整塊剛硬的鐵，隱約可見的青筋如同那張請帖

上的皺摺一樣，暗示著他此刻的不甘與憤怒。

她居然真的，要跟那個他不屑的男人結婚了。

拒絕了他的求婚以及他提供的優渥生活，本以為她會找一個更好

就讀於澳門大學中文法律日間課程一年級，平時

愛好電影、閱讀與旅遊。喜歡科幻片、災難片；除

了純理論的自然科學書籍外，對其他主題的讀物

都有興趣。喜歡去不同的地方旅遊，感受當地的

風土人情。

季軍小說組

婚禮 /�林蔚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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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至少不比他差的男人。誰知，她居然選擇了一個他嗤之以鼻的，跟他

無法可比的人，寒酸到連婚禮都要在那種窮鄉僻壤裡舉行。收到這不上

台面的請帖時，他毫不留情地當著那麼多人的面數落了他們一番。抱著

看笑話的心態，他最終還是決定參加那個寒酸簡陋的婚禮。

一直捏著請帖的手傳來陣陣酸軟，他隨手將請帖拋開一邊，皺著眉

頭扯了扯脖子上領帶，將視線移到窗外。

市中心黃金位段聳立著一座座通體玻璃的高樓，仿佛在比賽一樣，

一棟比一棟起得高，遮天蔽日地炫耀著自己的高度。原本還栽種了樹木

的人行道，因發展的需要早就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迷你狹窄的

店舖，裡面推搡著搶購商品的遊客。

喧囂的畫面，暗怒的男人，焦躁的車子，壓抑的城市⋯⋯

車子已經出了市區，近郊的視野因撥開了高樓做成的冰冷簾幕而得

到擴大，可以看得到灰蒙的天空，為數不多的荒草地和一片片排放出濃

密黑煙的工廠區。

每次看到這種大規模的廢氣排放，她總會一動不動地盯著看，然後

若有所思地微微低下頭，不說話。他只笑她目光太過短淺。即便是以污

染自然為代價，但工業帶來的經濟效益是不可估量的，在當今這個時代

效益就是一切，社會的發展免不了會對自然產生破壞跟污染，這本來就

無可厚非。她聽到後也只是笑笑，仍舊不說話。

想起往事，他幾不可聞地嘆了口氣。究竟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意識到

兩人間的距離的？

是每次交際應酬中她臉上禮貌而疏遠的笑嗎？那種仿佛置身事外

的感覺讓他對她發了好幾次脾氣。那裡有他的朋友，他的生意夥伴和他

的下屬，即便她不喜歡這種玩樂的方式，但她憑甚麼擺出一副不食人間

煙火的樣子來掃興？喝酒吸煙去酒吧玩到三更半夜甚至偶爾越過法律

的雷區已經是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了，他不認為這有甚麼問題，更不希望

她擺出一副聖人的樣子來讓他難堪。

是每次外出時兩人的分歧嗎？他喜歡排場，點菜的時候永遠只多不

少，買東西更是可以用鋪張浪費來形容。任何東西只要有一點瑕疵或是

稍微不合他意便棄之如履，而她總會在旁邊或明或暗地提醒他不要浪

費，應用則用。但他最煩她在這些事情上囉嗦了！他又不是買不起單，給

不起錢！他賺錢就是為了花錢的，花個錢還要東度西想婆婆媽媽的那做

人還有甚麼意思！因為這樣，他幾乎每次都是滿心歡喜地出門，最後卻

弄得不歡而散；漸漸地，他們外出的次數就越來越少了。

還是因為兩人待人接物的方式不同？作為社會上有名有利的人，他

在日常生活中免不了有天之驕子的傲氣和對他人時不時的不禮貌。她也

曾委婉地表示，希望他能更尊重別人一些，畢竟人是沒有所謂的高低之

分的，尊重也從來都是相互的，他尊重別人，別人才會從心底裡尊重他。

同樣，她的一番好意也被他不耐煩地打斷了，雖然嘴上是敷衍的應承，

但是心理卻不以為然地認為自己這麼做沒甚麼大問題，畢竟他的家族和

他自身的辛苦努力不是為了待人親切才付出的。他驕傲，那是因為他有

驕傲的資本，如果那些人也有同樣的實力，他們難道不會同他一樣隨時

保持著自信與傲氣？

輕輕地，他又嘆了口氣。

雖然他們有很多的不同，但無可否認的是，正是因為她的與眾不

同，或者誇張點說是因為她的清新脫俗，他才會一眼看中她然後展開猛

烈的追求。因差異而吸引，又因差異而陌生。他喜歡的是她的自然與堅持

自我，但他又希望她能改變她的堅持來迎合他的喜好，配合他的生活。

其實他也很清楚，一旦她真的改變了他欣賞她的地方，他也許就會索然

無味地離開了，但正正是因為她一直堅持著她的堅持，他才會如此欲罷

不能，以至於向她表示結婚的意向。

但──他深深地吸了口氣，然後又重重地呼出──她居然拒絕了他

的求婚，拒絕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求婚，在他的家人，朋友面前。

說不清當時是惱怒多還是傷心多，又或者當時的怒氣大部分都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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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當眾丟光了臉吧。於是他毫不留情地對她吼：「不願意就滾！你以為

你真的是甚麼了不起的東西嗎？不識抬舉，滾！快滾！」

那天的場景依然清晰得鮮血淋漓，他清楚地看見她壓抑著眼淚的

眼眸裡有各種情緒：詫異，傷痛，難以置信。然後漸漸轉趨平靜，甚至帶

有他至今都不願承認的──慶幸。

其實他知道他說的話是氣頭上的話，是難堪尷尬到極點的反擊和

自我保護，因此過後他也曾放下身段向她道歉，向她求饒，甚至再次向她

求婚。而結果很明顯，明天她將披上嫁衣，但新郎卻不是他。

本以為她這樣女人會找一個更好，至少不比他差的人，但是，她好像

跟他賭氣一樣，找了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普通的相貌身材，普通

的工作收入。他一開始以為她是為了讓他生氣妒嫉才跟那個普通男人在

一起的──他以為她在跟他玩欲擒故縱的把戲。所以他便放手讓她去，

等到時間差不多了，她自然會回來的，畢竟他這樣的男人在別的女人看

來都是不可多得的金龜婿，嫁給他便是嫁給了優渥的生活，上流的享受，

她沒有理由拒絕。

沒想到她是來真的。

時間一長，他便有些慌了。於是，偷偷地跟過他們幾次，跟他們吃

最平民的食物，在最普通的戲院裡看戲，買她口中所謂物有所值的貨

品⋯⋯這些是他跟她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所以，當他偷偷跟著他們的時

候，他才發現她真心的笑容是長甚麼樣子的──乾淨，燦爛，純粹。在沒

甚麼人的場合想笑便放聲地大笑，在人多的地方不便太引人注目，便抿

緊嘴唇使勁忍笑，眉眼裡溢滿了笑容，直到實在裝載不下他們那麼多的

快樂時，便痛快地大笑出聲；在收到旁人奇異眼神後，又假正經地抿著

嘴。整張臉揮之不去的，是瞞也瞞不住的幸福。

從那時候開始，他便知道自己輸了。但是憑甚麼，憑甚麼一個這樣

的男人可以讓她笑得那樣真實，那樣懾人？從那天起，他便不斷地貶低

那個普通的男人，不斷地對自己說他甚麼都不是──普通工作普通收入

普通生活。他甚麼都比他好，甚麼都比他強。久而久之，他對那個令他憤

恨不平的男人就從妒嫉變成不屑了。

收到請帖後，他本已漸漸平復的心又被怒火燒醒了。於是各種嘲

笑，各種鄙視，各種能讓他心中不快的感覺減少的話他都說了出口，但那

些話除了讓他輸得更徹底外，並沒有讓他感到一絲好過。

似乎是感覺到男人心中重新翻湧的憤恨，高速公路的上空也堆積了

厚重的烏雲，像堆積多年的塵灰一樣令人懨悶。他探頭看了看，心中不無

幸災樂禍的竊喜：「最好是下傾盆大雨，把那男人沖進海裡。」

心中忽然閃過的念頭讓他心情大好，他叮囑了司機幾句後，便挪了

挪身體，找了個舒服的姿勢，閉目小憩了。

（二）

突然的一陣顛簸讓他不快地醒來。

司機從後視鏡中看到他皺著眉頭，隱約有要生氣的跡象，便連忙解

釋說山路不好走要注意安全云云。本欲發火的他卻在望了一眼窗外後頓

時熄了怒火，只是怔怔地望著窗外，沒去理會司機說的話。緊張的司機見

男人沒有發怒，便連忙發動車子，更加專注地開車，生怕惹惱了後座的男

人。

心有餘悸的司機一邊小心翼翼地開車，一邊不時地偷瞄後座的人，

見他一言不發地望向窗外，司機便清了清嗓子，也像模像樣地觀察起窗

外的景色來。

這一看，司機的眼睛便不由自主地睜圓了。

呵！這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啊！

清透湛藍的天空像哭過的眼睛一樣靈動明亮；沒有參雜一絲烏暗的

白雲在湛藍的背景下團成各種形態。它們是那樣的鬆軟又那樣的結實，

在風的吹送下排列成各種陣型──時而團結一致擺出雲陣遮擋陽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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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頑皮地空出一條縫隙讓太陽堪堪露出一點臉，僅能拋下一條條金黃的

絲帶照射在地面。

一望無際層層延伸的山巒穿著熱情的夏天送出的濃綠外衣。風吹

雲動中，交替的光影讓這件外衣像是會發光一樣，一閃一閃地向人炫耀

著。山頭上婉約的起伏是這件外衣最佳的剪裁；林木中偶爾一樹的紅花

是這件外衣最恰到好處的點綴；風撫樹搖時，整座山頭的律動是這件外

衣飄揚不息的衣袂。

是那一枚尖頭的綠葉留戀風的輕柔嗎？它竟勇敢地追隨著離開的

微風，搖搖擺擺地在空中飄蕩起來了！葉子在空中劃出一筆筆嫩綠的弧

線。它左一道右一道地飄著，最後卻還是抵不過流水的召喚，輕輕地降

落在小溪的懷裡了。

潺潺蜿蜒於地面的流水發出清脆的響聲，就像是在笑那枚小葉的年

少輕狂。不過，慈善的小溪並沒有因此而嫌棄葉子，反而托著它穿過一

座座石橋，繞過一戶戶人家，和著陽光撒下的光斑，像一條清澈透明的閃

金絲帶一般，將整個小鎮包裹成世上最珍貴的禮物。

在這幅動態的藝術面前，男人愣了，司機愣了，連車子也愣了，一動

不動地站在崎嶇的山路上。等司機終於反應過來時，已經不知道是多久

之後了。他如遭雷擊一樣手忙腳亂地重新開車，一邊細細地思考著，自己

究竟是從哪一幕時候開始被這畫面吸去了魂魄？

汽車繼續慢慢地在山路上行駛著。這是輛性能優越的車子，本來發

動機的聲響是小得幾乎靜音的，但是不知道為甚麼，在這樣天空的俯視

下，在這樣山巒的環繞下，在這樣微風的吹拂下，本來細若蚊蠅的聲音

卻顯得震耳欲聾，一下一下地擂動著男人的心臟，那樣的明顯，那樣的無

處可躲。他閉上眼睛想整理一下此刻略顯荒謬的心情，怎料一閉眼，他

居然看到了車後噴出的一陣陣不和諧的尾氣，一團一團地纏繞著他，讓

他莫名其妙產生了一種尷尬的感覺。

「見鬼了。」男人低聲地咒罵著。於是，還沒等車子真正駛入小鎮，他

便受不了似的自己下了車，吩咐司機將車開進去。

幾乎所有的男人都愛車，但此時他盯著自己的車，心裡居然破天荒

地產生了嫌棄的感覺。嫌棄！用這樣一個詞放在他鍾愛的車子上是一件

多麼可怕的事情！

他停下了腳步，想藉此讓心中這些不可思議的感覺也停下來。扭

頭，他走上了旁邊的一個小小的山包上，手撐著樹幹，眼睛閉著，臉迎著

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清甜的空氣。

不是沒有見過自然風景，但這般讓他幾乎是目瞪口呆的狀況卻是沒

有發生過的。是因為不是以遊客的身份造訪所以感覺會不同嗎？他不清

楚，他唯一知道的是他被這自然擊敗得一塌糊塗，猝不及防的震撼讓他

久久不能平復。

突然，他像是想起甚麼似的，皺着眉頭猛然睜開眼，將放在樹幹上

的手放在面前裡裡外外地翻著看，想看看手上會否有水墨的殘留──他

始終不相信，這樣的畫面會是純天然而不是人工刻意打造的。

風繼續穿梭於無形。他默默地垂下手，額前幾縷髮絲被風撥開，隨

著他的衣服一起靜靜地擺動。

他想起與她有過的關於最美狀態的爭論。

她始終堅持，自然狀態就是最美的，並且近乎固執地相信，到最後，

人們會在不斷創造美的過程中認識到，卸下偽裝，回復最自然的狀態才

是真正的美。那時的他也是毫不留情地反駁：鑽石不經切割拋光打磨會

那麼耀眼奪目嗎？即便是圖畫，也同樣需要後期加工才會那麼引人入

勝，回復最自然的狀態？白紙你覺得漂亮嗎？

其實，他很清楚她指的自然狀態是甚麼，幼稚地玩起文字遊戲也是

因為他心裡從來都覺得人為的才能做得最好，因為人會不斷地按照自己

的需要來增減，而自然卻是人無法掌控的。

但他忘了，甚麼是過猶不及。看著眼前的畫面和回憶起從前去過的

自然景區，再跟那些大城市一比，他終於承認，原來自然才是真正的美，

那種多一分則過，少一分則缺的美，那種恰到好處契合得近乎完美的美。



103102

他拍拍手上殘留的木渣，自嘲地扯了扯嘴角。是了，從小生活在城市

裡的他怎麼能跟成長於自然山水的她爭論甚麼是美呢？難道在摩天高

樓將天空局限為一條縫隙的時候，他沒有皺眉過嗎？在一座座山被轟炸

為平地來興建住宅的時候，他沒有皺眉過嗎？在河流被注入源源不斷的

污水時，他沒有皺眉過嗎？那為甚麼還要如此幼稚地認為城市裡人破壞

自然創造的一切是那麼的理所應當呢？

大概是因為，在他心裡，他說的話就是比她有道理吧。

為甚麼？因為他出生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大城市，而她出生在名

不見經傳的窮鄉僻壤？因為他享受過一切頂級的物品，見識過最奢華的

盛宴，參與過最叱吒風雲的事件，而她卻只是個升斗小民？

他從沒有真正地尊重過她──這是他站立良久後得出的結論。

（三）

走進司機張羅打點好的臨時住處，他靜靜地揮手示意司機離開。

小鎮上沒有酒店，連落腳的地方也不多，司機四處打聽拜託，才在

這家門外寫著出租客房的房子裡找到著落。這是間非常普通的當地民

居，石質結構，瓦片屋頂，木製大門，如果不是本該糊著紙的窗戶換成了

貼上遮光紙的玻璃，便真會讓人誤以為回到了那古老的時代。

坐在床上的男人眼睛失焦般不知正望著何處發呆。

沒有下班時份爭鳴般聒噪的喇叭聲，沒有趕回家的路人嘴裡厭煩不

耐的咒罵聲，沒有娛樂場所裡擁擠喧囂的嬉笑聲，這裡的黃昏有著某種

讓人安心的力量。

殘紅已經掉落在山的那頭，只餘天幕上水墨畫般層層遞減的金黃和

抽絲一樣若隱若現的晚霞。

小鎮上的路燈屈指可數，僅有的那幾盞電燈在山路上零星地散落

著，勉強拉扯出一路光明。而鎮上的光亮主要來自於懸掛在家家戶戶門

前的紅紙燈籠。雖然同樣是以電來發亮，但這裡的燈與城裡的燈卻大不

相同。城市裡路燈的驟然亮起，不僅標誌著紙醉金迷的開始，也拉開了

某些靡爛不堪的序幕，因此城裡的路燈雖也帶著萬家燈火的溫馨，但卻

少不免環繞著似有若無的曖昧；而這裡的路燈卻是純粹的，溫暖的。一具

具橘紅的燈籠裡燃著的不僅是電，更是鎮上居民對街坊鄰里的關心──

這裡的每一具燈籠都是用鎮民自家的電來點亮的，並不像那幾盞路燈一

般用的是公共電。

帶著些微濕氣的風在這一具具燈籠間穿梭，讓這由燈點連成的光路

變得搖擺生動，似在催促尚未返家的人兒快快歸家一樣。清涼微甜的風

略過窗柩，呼呼的聲音便像詩歌一般，低低地吟唱著。

呆楞許久的男人被這風喚醒了。他看了看四周，起身經過碎花被

巾，素色床單和竹藤枕頭，走到窗邊又是靜靜地站著，不說話。

天空中最後一抹淡黃也已被風吹散，深藍無底的夜空閃爍著大小不

一的星點，就像陽光下波光粼粼的湖面一樣，深邃得仿佛能將人吸入。他

沒有開燈，也沒有發出一點聲響，就像是在極力掩飾自己的存在一般，生

怕丁點的動靜會擾了這寧靜舒心的一切。

他想，也許不存在般地存在，就能偷偷地成為這幅畫中的一筆？

嘎吱一聲，木門被推開，進來一位中年婦女。「黑乎乎的，怎麼不開

燈呀，摔著了可就麻煩了！」她一邊說著，一邊在黑暗中摸索著尋找桌子

的位置，將托盤放置妥當之後，她又急急忙忙地去開燈。

閃爍數秒後，頭頂的白熾燈吱吱地亮了起來。婦女見狀咧嘴一笑，

對男人說：「也不知道你們喜歡吃甚麼，就把家裡能煮的都煮了，也不知

道你們城裡人吃不吃得慣，就湊合著填填肚子吧！」他們多給了房租錢，

那婦女本欲退還，但無奈對方不收，便將家中所有她認為擺得上台面的

菜都煮了出來，此刻正一一擺在男人房裡的桌子上。

看著一桌豐盛的農家菜在桌上裊裊地冒著熱氣，本欲開口說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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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頓了片刻，便坐下執起竹箸捧著熱飯吃了起來。婦女見狀甚是高興，一

屁股坐在男人對面也拿起筷子勤快地給他夾菜，臉上始終掛著燦爛得有

些莫名其妙的笑容。

男人只低頭自顧自地吃著，並未理會自己對面慇懃的婦女，他只當

婦女的熱情是為了自己多給的房錢，自然也就不在意。

婦女卻是越來越自得其樂，到後來還對著男人說起話來：「唉，你們

城裡人還真是好，居然捨得拋下那麼好的生活跑到這窮地方來教書。我

兒子今年剛好要進小學，本來都準備他要天天翻山去隔壁鎮的了，但謝

天謝地，老天居然把姚老師送到鎮上了！」她一個人興奮地說著。

姚老師。

原來她來這教書了。

手上的速度放慢了些，他邊吃邊聽著婦女繼續興奮地說道：「不光

一個姚老師，一來還來了兩個！哎呀，姚老師跟李老師真是天造地設的

一對啊，這麼好的人老天居然送到我們鎮上了，真是萬幸啊萬幸！」

天造地設的一對。

他夾菜的手停了停。

婦女繼續問他：「你也是來這教書的老師嗎？」原來她把男人當成來

教書的人了。他呆了呆，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回答。

婦女眼睛微微睜大，帶著些許期待的目光看著他。不明所以地，他

的臉上湧上了一陣尷尬。

「不是。」他垂下眼睛繼續吃飯，不去看婦女的眼睛。婦女愣了愣，

然後笑了笑說：「也對也對，我太貪心了，有姚老師夫婦就應該知足了，

這麼好的人到哪裡去找啊。」說完，她又夾了箸菜遞向男人碗裡。他有些

不知所措般地把碗遞過去，接著婦女手中的菜。

「你是來參加姚老師婚禮的吧？」她又問。沒等男人回答，她又繼續

興高采烈地說道：「整個鎮上的人都在忙姚老師的婚禮呢！明晚就在鎮

上的街市擺喜酒，全鎮的人都會去呢，哎呀呀，真是好久都沒有這麼熱

鬧了！」似乎是甚麼天大的喜事一般，婦女喜滋滋地又往男人碗裡放進了

一大塊雞腿肉。

「要我說啊，李老師跟姚老師還真是絕配，他對姚老師真是好得沒

話說，昨天啊他才⋯⋯哎呀！我這記性！怎麼把正經事給忘了呀！」婦女

著急地起身，匆匆忙忙地放下筷子，對男人說：「你先吃著，我有急事！吃

完後叫我來收拾就行了！」然後便聽到她咚咚咚下樓梯的聲音和她響亮

而著急的話：「孩子他爸！李老師的戒指你刻了沒有！」

沉默地看著滿桌菜肴，放下碗筷，他已一點食欲都沒有。

（四）

躺在床上，眼睛望向窗外，他看得那麼仔細，那麼認真，似要用肉眼

錄下微不可見的星辰換位一般。

他看著漫天爍星，漫天爍星也看著他，在遙遠的那頭，一閃一閃地。

從前有過的熬夜經歷都是在辦公室中，對著一沓沓卷宗，無聲無息

地拼殺著，倒從沒有留意過深夜的星空。但城市裡的星光早已化作地上

蜿蜒而去的路燈和街上五光十色的霓虹，即使他願意賞星，也只能看到

厚厚的濃霧和壓抑的深沉。

他就這麼呆呆地看著夜空，竟全然沒有覺得無聊。他覺得他就像是

躺在沒有波瀾的湖泊之中，沒有聲音，卻像有誰用千言萬語在低低訴說

一般，將紛繁雜擾的思緒梳理清晰，再慢慢地抽離出他的身體，讓他感

到前所未有的平靜，安心。沒有去想他和她的過往，沒有去想她明日的婚

禮，甚麼都沒有想，甚麼都沒有說，他就這樣靜靜地認真地看著天空。

也許，在這如海的夜空下，沒有甚麼是不能被洗滌沖刷掉的吧。

天空從深藍到墨藍，然後染上朦朧的淡黃。淡黃慢慢地蔓延開來，

然後不知何時又變成金黃，覆蓋到剛剛蘇醒的地面上，縹緲卻真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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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漸漸長開成為奪目的燦黃，伴隨著一束束強有力的金絲，如鑽石般璀

璨閃耀。它們穿透雲層，穿透山林，穿透窗戶，金黃了睡夢中的眼睫毛，

緩緩地點亮了滿室的昏暗。透著生命力的光束閃耀了潺流的溪水，光點

在水面上雀躍地跳動著，跟隨著溪流，湧動在整個小鎮之間。

遠處，一具燈籠滅了，接著，又一具燈籠滅了，隨著最後一盞燈籠的

熄滅，宣告了晨曦正式地喚醒了這座小鎮。

起身看著眼前的一切，他臉上慢慢地浮起了笑容。他也不知道自己

在笑甚麼，面對此情此景，他好似本能反應般地笑了出來。

他笑著嘆了口氣，搖搖頭，準備出門喚醒司機，離開這裡。當初如果

不是抱著看笑話的心態，他斷然不會來這裡參加她的婚禮，現在既然無

法再保持當初的想法，他自然是要立馬離開的。推開木門，走下樓梯，還

未走下最後一級階梯，便看到了屋主打開門迎進來的那個男人。

那男人穿著一身與周遭建築格格不入的禮服，接過屋主遞過去的盒

子，臉上溢滿了讓人妒嫉的幸福。

吱呀一聲，中年婦女拉開房門，見果然是李老師來了，趕忙走過去

拉著他的手急切地說：「李老師！您這麼早就來啦！哎呀真的是對不住，

我年級大了記性不好，連這麼重要的事情都忘了，昨天晚上才記起來，連

忙讓孩子他爹連夜刻了的，要是刻的不好您可千萬不要介意啊！」

聽見是那中年男人連夜刻出來的，穿著禮服的男人頓時一臉的

抱歉，「怎麼會介意呢，讓你們辛苦了一夜，我才是應該過意不去的人

啊⋯⋯」他臉上充滿了真實的歉意，皺着眉不好意思地對中年夫婦說。

「沒事沒事，你快點去吧，姚老師正在等著您呢！快去快去！」中年

婦女催促著輕推著他出門。臉上堆滿了期待與些許不好意思，他笑著準

備走，卻不期然地看到了站在樓梯處的他。

微微一怔，他停下外出的腳步。

中年婦女隨著李老師的視線，看到站在樓梯處的他，笑着走過去，

拉了他過來，對李老師說：「李老師，這是你朋友對吧，看著就知道是來

參加你們婚禮的，快快快，快點過去吧，可千萬不要讓姚老師等啊！」

一陣沉默的尷尬之後，他率先出門，緊跟著，李老師也快步地出了

門。兩人無言地行走在剛剛醒來的小鎮間，偶爾有早起的鄉親見著李老

師，都熱情又高興地說著一串串的喜慶話，李老師自然是高興非常，但

因他在旁邊，又不好把喜悅的心情太過顯露出來，只不斷地說謝謝，略為

加快了腳下的步子。

婚禮在小鎮較偏僻的一處山頭舉行，慢慢地，遇到道賀的鄉親就少

了，兩人之間又開始彌漫著尷尬的沉默。

似乎是受夠了眼下這怪異的氣氛，他看了李老師手中的戒指盒一

眼，問：「刻了她的名字嗎？」

李老師微微一愣，隨後反應過來，「嗯。」

他輕輕地扯了扯嘴角，沒說話。

然後便再無交談。

在離他們舉行婚禮的地方不遠處時，兩人不約而同地停了下來。他

看了眼眼前充滿古色古香的建築，再看看李老師身上穿的西式禮服，輕

笑道：「你穿的衣服跟這地方還真是絕配。」

聽出他話裡的嘲諷之意，李老師也並未反駁，只看著眼前的房子，

淡淡地答了句：「她喜歡就好。」

轉過頭，他看到李老師那個幸福得讓他妒嫉發狂的微笑。

「一輩子留在這個地方，難道你就不後悔？」他輕蔑地笑著。李老師

並未立即回答，過了好一會，他淡淡的聲音才響起來：「她喜歡自然。」他

聽後又是牽起一個不以為然的笑，「喜歡自然就得住在這鳥不生蛋的地

方？那喜歡錢的人豈不是要住在銀行裡？」

聽罷他說的充滿嘲諷的話，李老師忽然了然又自信地笑了笑，他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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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頭，對著他說：「她有沒有跟你說過，自然不只是一個環境，而是一種

生活方式？」

倏地，他臉上一直掛著的輕蔑的笑頓時消失。李老師將他的反應看

在眼裡，臉上的笑容更加燦爛，「你以為她喜歡的只是樹木花草，鳥魚蟲

獸嗎？」他頓了頓，繼續說：「她喜歡的是這裡的人，這裡待人接物的方

式，這裡的風土人情，而不單止是這裡的自然環境而已。甚麼樣的環境

養出甚麼樣的人，」他目光望向小鎮，含著笑，「這裡便是人傑地靈的好

地方，她願意留下，我也願意留下。」

「我知道你不甘心，但你心中的不甘究竟是因為她選擇了我，還是

因為你輸給了我？」沒人回答。

「如果可以的話，你就在這裡觀禮吧，我不希望我們的婚禮有甚麼

不愉快。」李老師說完，似是迫不及待般朝地那棟建築快步走去。

一陣歡快的嬉笑聲傳來，遠遠地，他看見穿著婚紗走出來的她。非

常簡單的款式，但剪裁合身，襯得她亭亭玉立。全身上下，除了頭上戴著

不知名小花做成的花環外，並沒有其他的飾品，但就是這樣簡單樸素的

裝扮卻莫名其妙地讓他呆楞了半晌。她在朋友的簇擁下捧著花走出來，

笑得像得到了全世界一般滿足。

他突然很突兀地想像了一下她珠光寶氣的模樣。然後，心裡又不明

所以地冒出一絲慶幸。

小提琴的聲音悠揚而來，卻並不是任何宗教的曲子或常聽的婚禮進

行曲，只是一首家喻戶曉的描述自然的略帶空靈的曲子，伴隨著朋友們

的和聲，整個場面竟然變得莊嚴肅穆起來。

轉過身，不去看身後那幅優美到悲傷的甜蜜畫面，他只靜靜地聽著

這首熟悉的曲子，看著風在雲端，在山頂，在樹尖，在水面，在發端，在衣

角留下的飄揚的痕跡。

此刻，他多麼希望自然成為宗教，成為信仰，成為人一輩子追求嚮往

的境界。

聽著身後改編自宗教的誓詞，聽著他笑意盈盈的回答，聽著她滿足

幸福的回答，他突然好妒嫉，好妒嫉──但他真正妒嫉的人卻不是他，

而是她，那個一直將自然作為追求作為信仰的她。

尾聲

山路跟來時一樣崎嶇不平，但司機還是依照後座男人的命令快速地

駕駛著，整個車子在山路間搖搖晃晃，顛簸不已。

但搖搖晃晃的車子並不能動搖後座男人心中堅定的想法。

不能回頭，絕、對不能回頭──他在心裡一遍一遍地命令自己。

儘管司機努力加快速度，但畢竟安全第一，在這樣顛簸的山路間，

再快也有限。而車子現下的速度，正好將窗外的景色拖拉成一抹抹分明

的色彩。

那熱情的綠、深沉的棕、嬌豔的紅、明朗的藍和那星星點點的水光，

不僅在窗外被拖拉成色帶，更在他的心裡，硬生生地撞擊成軌，無處可

躲。

五百米，四百米，三百米，二百米，一百米⋯⋯

在進入幽長隧道的前一刻，他的腦袋瞬間空白了──沒有了一遍遍

重複的命令，沒有了恨入骨髓的妒嫉，沒有了咬牙切齒的不甘，他甚至聽

不到任何聲音，感覺不到任何存在，只是本能而迅速地轉過頭去，轉向

他天生的歸宿──

但回頭，卻只能看到隧道上方被拖拉成線條的白燈，和被隧道掐住

的越來越小的模糊景象⋯⋯

任何一種環境或一個人，初次見面就預感到離別的隱痛時，你必定愛上

他了。

──《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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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讓我從同學口中得知這個比賽的信息，並在距離截稿還有

六天的時間構思、創作這篇小說。由於時間非常倉促，再加上我本身的資歷、經

歷和對事物的見解比較淺薄，因此我的作品必定有許多不足和疏漏之處。每個

參賽者的目的肯定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評委的賞識，在時間如此緊迫的情

況下，這更是我寫作的動力來源。但交稿之後，那股有些盲目的自信漸漸消失

了，我甚至不敢再看我寫的小說，更不敢奢望能得到評委的肯定。就在我說服自

己忘記參加過這個比賽的時候，我收到了主辦方發來的郵件。得知我獲獎後，

我把那封郵件從頭到尾讀到會背，可想而知我有多興奮。謝謝主辦方對本次比

賽的精心策劃，感謝評委老師對我的肯定與賞識，參加這個比賽不單鍛煉了寫

作能力，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鍛煉了我的意志。

得獎感言

《婚禮》的用意不在描寫婚禮場面，而在於展示兩種不同的生活。「我」是一個

都市人，我的生活趣味、價值追求，都是都市型的，而「我」曾追求過的「她」，

以及特寫「她」結婚的「李老師」卻與都市生活格格不入，他們沒有優越的生活

條件，甚至連城市中落腳安居都成問題，但為了追求自己的教育事業，他們乾

脆離開城市，搬遷到山區小寨。見證了「她」的婚禮，「我」受到很大的刺激，原

先的優越感不再，剩下的只是一種苦楚而慌亂的心理。這種表述多少有點近似

當下都市人的矛盾心態。

楊揚教授：

統觀小說組十篇入圍作品，共同存在的問題之一是作者愛在複雜的故事中做文

章，反而在小說的意蘊上偷懶，思考不夠，也很少有作品對「人」的複雜進行描

寫和剖析。正是這樣，《婚禮》的故事雖陳舊，卻清晰得多。作者始終努力把筆

墨落在人物的內心──儘管有些「學生的浪漫理想」，但讀來還是引人的，也有

作者對「人的自然之大美」的描寫和追求。

閻連科先生：

評審意見


